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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

数据库建设与清史研究

胡　 恒


［摘要］ 清史数据库建设在近二十年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科研机构的推动与商业公司的运营是两大动

力。 清史数据库建设及随之而来的量化史学研究克服了传统研究缺乏系统性数据或数据缺失严重等弊端，
为计量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 但也将带来史料运用与理解方面一系列新的问题。 为应对清史

数字化发展进程， 有必要建设数据共享平台， 并将公益与商业开发适度结合， 但与此同时， 在数字时代更

要重视传统史学的训练。
［关键词］ 资料库　 数字人文　 清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２ － ８５８７ （２０１６） － ０４ － ００１７ － ０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２０
［作者简介］ 胡恒 （１９８４ － ）， 男，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ｈｕｈｅｎｇｑｓｓ＠ ｒｕｃ ｅｄｕ 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编号： １６Ｃ２５０１８） 阶段性成果。

①　 见梁晨、 董浩、 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有关古籍数字化及数据

库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可参考毛建军 《古籍数字化理论与实践》 一书， 航空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关于历

史研究数据库方法运用的理论阐释， 可参金观涛、 刘青峰： 《历史的真实性： 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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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随着信息化、 电子化、 网络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全面冲击， 史学领

域数据建设开始逐渐兴起， 一批重要的研究史料陆续以各种形式电子化并制作成服务于不同对象

的数据库， 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的生态， 引起了史学信息获取方式的变革。 如今多数年轻学人

已习惯于通过数据库的形式获取学术资源， 从而使得年轻一代的史学写作与前代学者相比， 出现

了一定程度的代际差异。 对这一变革带来的利弊， 学术界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分歧。①

清朝是距今最近的一个传统王朝， 向来以史料丰富著称。 自 ２１ 世纪初启动 “清史工程” 以

后， 清史文献的整理成为四大基础工程之一， 一大批文献资料被制作成数据库或影印出版， 促进

了整个清史学界在 ２１ 世纪初十多年的持续繁荣， 目前已建与在建的关于清史资料的数据库在各

个断代史中数量可能是最多的。 对清史研究而言， 数据库以及随之而来的量化研究因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之前各断代常常存在的缺乏系统性数据、 数据缺失严重等弊端， 具备一定的 “大数据”
基础， 为数据库的建设与计量方法的应用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 这一领域的研究虽进展迅速，
但迄今为止， 尚未得到系统的总结。②本文仅就笔者目力所及， 针对数据库建设与清史研究的关

系谈一点浅见， 难免挂一漏万， 不当之处， 敬祈方家指正！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主要针对的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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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上线的较重要的各类数据库， 未公开发布的不在之列。

一

清史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史料的丰富。 戴逸教授为 “清史工程” 《文献丛刊》 所做的 “序
言” 中， 曾将清史文献的特点概括为 “多、 乱、 散、 新”， 文献典籍 “至清代而浩如烟海， 难窥

其涯矣”①。 仅就刊印下来的典籍而言， 已堪称汗牛充栋， 更不必提及大量以手稿、 文书形式存

在的未刊文献。
为便于检索、 利用清史资料， 早期学术界往往通过编写索引、 年表等工具书的形式来方便搜

集信息。 这类工具书分为两类， 一类是检索型工具书， 一般只提供查找文献信息的线索， 不直接

回答所要查询的内容， 主要指书目、 索引等； 一类是参考型工具书， 一般不提供资料线索， 仅简

要提供回答问题的知识， 主要指各类字典、 词典、 类书、 年鉴、 图录、 表谱等等。② 当时学术界

比较重视工具书的编纂，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比较重要的检索型工具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 《清史论文索引》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 年）、 杨廷福、 杨

同甫编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中

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的 《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等等； 参考型工具书有章伯锋编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 （１７９６ － １９１１）》 （中华书

局， １９６５ 年）、 魏秀梅编 《清季职官表 （附人物录）》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７７ 年）、 钱实

甫编 《清代职官年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 （清史卷） （上海辞书出版

社， １９９２ 年）、 朱金甫、 张书才主编的 《清代典章制度辞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编 《清代中西历表 （１５７３—１８４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 江庆柏编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等。③ 这些工具书， 以

及用以记录资料的卡片， 与今天的数据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只是表现形式差别较大而已。 那时

也开始利用这些年表做一些量化分析， 只不过数理统计依赖于手工， 如魏秀梅利用 《清季职官

表》， 连续在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上发表了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布政使的人事嬗递现

象》 （第二期， １９７１ 年）、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按察使的人事嬗递现象》 （第三期下册， １９７２
年）、 《从量的观察探讨清季督抚的人事嬗递》 （第四期上册， １９７３ 年） 等文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以网络环境搭建清史数据库的工作就开始了，
台湾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１９８４ 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 “史籍自动化” 计划的延伸而

开始了 “汉籍全文资料库计划”， 目标是收录对中国传统人文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④， 其中，
清史文献成为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领域标志性的事件是 １９９９ 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 《文渊阁四库全书》 电子版， 迅速受到学

术界的欢迎。
２１ 世纪以后，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个人电脑用户的剧增， 使得数据库的建设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史学类的数据库建设也日渐兴盛。 清史研究资料的庞大， 为数据库的大

规模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借助文献资料的大规模整理与检索手段的引入， 学者可以更快地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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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戴逸： 《清史 〈文献丛刊〉、 〈档案丛刊〉 总序》， 载朱诚如、 王天有主编： 《明清论丛》 第 ５ 辑， 紫禁城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
彭莲好、 王勇主编， 朱宁副主编： 《现代信息检索基础教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８ 页。
黄爱平主编的 《清史书目》 （１９１１—２０１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专门列有 “工具书” 一项， 系

统收录了 １９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百年间与清史相关的综述、 地图、 年表等工具书的书目。
见 “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的说明， ｈｔｔｐ： ／ ／ ｈａｎｃｈｉ ｉｈｐ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ｉｈｐ ／ ｈａｎｊｉ ｈｔｍ，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握某一领域较为全面、 丰富的学术资源。 清史数据库建设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在于系统性史料的留

存较为显著， 具有较好的数据基础。 这些数据相对来说制作标准比较统一， 将其处理为数据集较

为容易。 譬如清代户部所积累的人口、 土地数字就是比较连续的， 粮价数据可为应用现代经济模

型提供基础， 雨雪分寸的资料可以为研究清代气候变化提供相当精准的定量基础， 《缙绅录》 提

供了相当完整的清代官员的出身、 籍贯、 任职时间等标准化的数据。
因是之故， 近一二十年来， 清史数据库建设发展迅速。 台湾起步较早， 大陆近些年发展迅

速， 海外数据资源零散但十分丰富。 通常对数据库分为检索与计量两类①， 目前检索型数据库数

量最多， 已形成了基本文献数据库与专题文献数据库齐头并进， 共同发展的繁荣态势。 所谓的基

本文献库， 指的是清史领域最基本、 最常用、 最重要的文献及其集成， 包括档案、 实录、 政书、
地方史志等等； 专题文献数据库则多以纸本资料集为依托并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而制作， 如清

代权威人名档等等， 其中既有若干档案保管机构出于档案整理的便利而进行的数据库建设， 也包

括各科研单位基于自身研究优势所建设的各类专题数据库。 前者覆盖面广， 几乎为多数清史研究

工作者所使用； 后者则专业与特色比较明显， 往往建立在前期丰硕的研究成果之上。

二

档案是清史研究的生命。 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的 “明清档案工作室”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将所藏

“内阁大库档案” 数字化， ２００１ 年起提供网络线上阅览和复印服务②， 只是目前大陆地区开通账

号使用权限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还为数甚少， 但可以进行档案目录的检索。 台北故宫保存的档案资

源十分丰富， 该机构早年即已开始数字化工作， 并建立了相当完备、 自成体系的数据库系统， 包

括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 清宫奏折档台湾史料目录、 清代权威人名档

案资料查询、 大清国史人物列传及史馆档传包传稿资料库、 清代文献档案总目、 同人辑清史书

目。 台北故宫的数据库是以该馆丰富的清史档案馆藏为基础的， 收录的多数资料为该馆所独有，
且设计精良、 界面友好、 权威性强， 目前已成为清史工作者必须常常查阅的权威数据库。 该数据

库在大陆高校和科研单位使用率尚不高， 多数无法进行全文影像的查阅和复印， 但可以进行档案

目录的检索。 此外， 台北故宫还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满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活计档

作名建立了目录检索系统。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清宫档案最大的收藏机构， 从本世纪初清史工程启动以后，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将为纂修清史提供馆存档案整理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专门设立整理规划项目，
对该馆所藏档案进行系统的整理、 编目、 扫描、 拍照工作。 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开始为期一年的清代

档案数字化试点工作， 又成立了 “清代档案数字化试点工作小组” 等机构， 制定了 《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数字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④。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数字化工作取得的进展是非常明显的， 阅档条件也在逐步改善。 目前， 该馆馆内已建立了可供查

阅的档案系统， 其中收录的数据库主要有该馆所藏的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 也包括部分户科题

９１

①

②

③

④

项洁、 翁稷安： 《数位人文和历史研究》 （载 《数位人文在历史学研究的应用》， 台大出版中心， ２０１１ 年），
所谓检索， 指的是数位典藏和资料库的发展， 计量指的是计量史学所进行的统计实验， 第 １３ 页。
见明清档案工作室官网介绍，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ｈｐ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另可参洪一梅：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数位管理机制： 整合式档案管理自动化系统》，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第三届两岸三院信息技术

与应用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故 宫 博 物 院 “ 典 藏 资 料 库 系 统 ” 网 址 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ｍ ｇｏｖ ｔｗ ／ ｚｈ⁃ＴＷ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ｓＮｏ ＝
０２００００２１，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档案数字化试点工作总结报告》， 载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试点经验汇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本、 刑科题本、 上谕档、 随手档， 也包括清代灾赈档、 内务府奏案等， 《清实录》 与 《清会典》
等史料也同机提供检索①， 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目前这批档案同时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

会 “数字图书馆” 中收录。 只是两者利用起来仍有很多不便， 前者只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馆内查阅， 无法远程登录， 对于京外学者尤其不便； 后者则主要是为参加清史纂修工作的专家提

供阅档服务， 涵盖范围极其有限。 将来条件成熟时， 如能将这一系统建设为可远程登录、 查询的

开放型数据库， 相信对整个清史研究的推动意义是无法估量的。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从 ２０１４ 年起逐步在官方网站上分期分批开放馆藏数字化档案目录， 首批在网站已推出汉文

朱批奏折档案目录②， 尽管离学术界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 但毕竟已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另据爱

如生公司官网介绍， 他们将推出 “明清档案库”， 该库汇辑海峡两岸陆续公布的明清官私档案，
包括宫中档、 理藩院档等， 也包括各部衙公务文书、 各州府赋役清册、 民间档案等， 拟分为 ５
集， ２０１７ 年起陆续出版③。

与此同时， 地方档案的数字化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 清代的县级档案保存下来的比较重要的

有淡新档案、 巴县档案、 南部县档案、 获鹿县档案、 顺天府档案等④。 其中淡新档案保存在台湾

大学图书馆⑤， 边整理边出版边数字化， 被纳入项洁教授主持的台湾历史数位图书馆 （ＴＨＤＬ）
内， 形成比较完备的淡新档案的数据库， 且对公众开放⑥， 这是一项堪称典范的数据库建设的样

本。 巴县档案早已整理， 出版过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⑦、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 （乾隆

卷）》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 司法卷 （乾隆朝）》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等， 在此

基础上， 建立了巴县档案的数据库， 四川省档案局在网上提供巴县档案目录检索⑧。 四川南部县

所保存的清代档案极其丰富， 从顺治十三年直至宣统三年兵房、 吏房、 工房、 户房、 刑房、 礼

房、 盐房的档案保存都比较完整， 对研究清代地方司法、 行政等均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备受海内

外学界关注。 南部档案的数字化整理与出版近年被纳入资助项目， 先后出版了 《清代南部县衙

档案目录》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 （黄山书社， ２０１６ 年）。 巴县档

案与南部县档案在中华文史网 “数字图书馆” 中可进行档案查询和阅览， 只是开放程度还相当

有限。 顺天府档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胶片阅览。 此外， 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阿拉善档

案、 青海省档案馆所藏循化厅档案在中华文史网的 “数字图书馆” 也提供目录检索与全文阅览，
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开放程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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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开放阅览胶片、 数字化档案目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ｄａｇ ｃｎ ／ ｃｄｘｚ ｊ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ｄａｇ ｃｎ ／ ｄａｃｘ ／ ｉｎｄｅｘ ｊ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爱如生官网， ｈｔｔｐ： ／ ／ ｅｒ０７ ｃｏｍ ／ ｈｏｍｅ ／ ｐｒｏ＿ １５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参见胡忠良： 《全国各地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ｓｄａｇ ｃｏｍ ／ ｙｊｂｇ ／ ７０９ ｊ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该报告为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 清史编纂委员

会为对全国清代档案保存情况进行的摸底调查， 报告共五份， 未刊， 包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

档案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散失在境外清代档案文献调查报告》、 《清代画图收藏情况和价值调查报告》、
《全国清代档案出版情况调查报告》， 见马大正： 《开局顺利 任重道远———清史纂修工程简介》， 中国史学会

秘书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可参 《台湾 “淡新档案” 与所谓台湾 “旧惯” 之搜集与整理》 中的 《淡新档案介绍》， 载黄静嘉 《中国法

制史论述丛稿》，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ｈｔｔｐ： ／ ／ ｔｈｄｌ ｎｔｕ ｅｄｕ ｔｗ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由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大学历史系主编， 上册于 １９８９ 年、 下册于 １９９６ 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ｈｔｔｐ： ／ ／ ２２１ １０ ２８ ８４： ２２３４３ ／ ｈｘｔｅｘｔ ｆｏｒｍ＿ ｓｃｄａ ／ ｗｅｂｓｉｔｅ ／ ｓｃｄａ ／ ａｒｃｈ！ ｇｅｔＩｎｆｏＢｙＡｒｃｈＮａｍｅ ａｃｔｉｏｎ， 访 问 时 间：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清实录》 与 《清会典》 是清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与档案相比， 其更加系统与全面， 不少档

案需要借助实录相关条文的记载才得以明确其上奏的背景， 因此， 即使清代档案保存的数量如此

之多， 《清实录》 与 《清会典》 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清代档案利用尚未成熟的过往

清史研究历史上， 《清实录》 与 《清会典》 是最常用的史料集， 尤其是 《清实录》， 由于部头庞

大， 不便利用， 以往学界根据需要， 分门别类制作了各类专题摘编， 如 《 〈清实录〉 北京史料辑

要》 （紫禁城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清实录藏族史料》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 〈清实录〉
准噶尔史料摘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清实录中朝关系史料摘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清实录类纂·科学技术卷》
（武汉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等等， 至少有十余种之多。 目前这样分类摘编的工作已意义不大， 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制作了 “大清历朝实录” 和 “大清五朝

会典” 数字化成果， 实现了全文可检索， 中研院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合作开发的 “明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 清实录” 资料库最近也已免费开放①。

大型资料集中有关清史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比较重要的除了 《文渊阁四库全书》 电子版外，
还有台湾中研院的 “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又称 “瀚典” 全文检索系统， 与清代有关的子系统

有汉籍全文资料库、 台湾文献丛刊、 清代经世文编系列、 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 刑科婚姻类提

要、 新清史 －本纪等）。 爱如生公司建立的十多个古籍数据库中， 与清代有关的占了很大一部

分， 如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国方志库 （共分五集， 初集于 ２００８ 年出版， 收录省、 府、 厅、 州、
县 ２０００ 种； 二集于 ２０１３ 年出版， 也收录方志 ２０００ 种）、 中国谱牒库 （拟收录宋元明清历代家谱

７０００ 余种， 年谱 １２００ 余种， 仕谱 ３００ 余种， 日谱 ５００ 余种， 合计一万种， 目前初集于 ２０１０ 年面

世， 共收录 ２０００ 种）、 中国类书库 （包括 《古今图书集成》）、 中国俗文库、 中国经典库、 历代

别集库、 中国丛书库等， 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系统。 由籍古轩研制的 “中国数字方志库”
是另一套大规模数字化综合地方志系统， 涵盖了 １９４９ 年以前约 １１０００ 部志书， 且含有一些极难

见的地理类著作， 如晚清各省纂修大清会典后出版的省级舆图等。 中国国家图书馆实施了 “数
字方志” 工程， 将该机构所藏数千部方志公开发布， 扫描件比较清晰， 但其界面及浏览速度、
卷次著录等方面还存在较大改善空间。 中研院以中科院北京天文台 １９８５ 年编纂出版的 《中国地

方志联合目录》 为基础， 参照 ２０００ 年新出版的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建立了 “中国大陆各

省地方志书目查询系统”， 基本涵盖宋元明清各时期及 １９４９ 年后新编地方志目录②。
清代报刊种类繁多， 篇目数不胜数， 利用起来非常不便， 如 《申报》， 以往为了便于利用，

不得不编制部头庞大的 《 〈申报〉 索引》， 但即使这样， 也仅仅是报刊标题的索引而非内文， 使

用也十分不便。 数字时代， 报刊检索难的问题已迎刃而解。 目前关于报刊的数据库已有数种， 如

爱如生的 “中国近代报刊库” 以 “影响范围广、 存续时间长、 史料价值高” 为遴选标准， 从清

道光十三年至民国年间的报刊类出版物中精选了 ３０００ 种出版， 全文有 ２００ 亿文字之巨。 此外，
较常用的报刊数据库还包括 “大成故纸堆”、 《全国报刊索引》 编辑部与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

研制的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１８３３ － １９１１）”、 “瀚堂近代报刊” 等。 另外， 像 《申报》、 《东
方杂志》 等著名报刊也有几种专门的数据检索系统。

清史各专题数据库的建设也卓有成效， 比较重要的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 “清代粮价数

据库”， 这是中研院王业键院士自 １９７０ 年代持续到 ２００８ 年进行的清代粮价清单蒐集及粮价资料

库建置的成果。 该库以自乾隆元年开始各省向皇帝奏报的各省府、 直隶州厅的主要粮食价格所形

成 “粮价清单” 为基础， 进行了数字化处理， 可以系统展现粮价、 人口等资料的时间与空间分

布特性， 目前， 该数据库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于清代人口方面， 有中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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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ｈａｎｃｈｉ ｉｈｐ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ｍｑｌ ／ ｌｏｇｉｎ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ｅｂｇ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ｐｌａｃｅ ／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清代人口史研究资料库”、 李中清、 康文林基于八旗户口册与清代皇室族谱资料建设的中国多

代人口系统数据库， 包含辽宁、 双城和皇族三个子数据库， 其中辽宁、 双城已免费公开①。 关于

清代人物查询， 有台北故宫的 “清代档案人名权威档”， 因该数据库是以军机处折件为基础制作

的，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共约 ６０００ 余人的信息， 而且该人名数据库与台北故宫所藏的宫中档、
录副奏折档建立了关联， 功能十分强大。 由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北京大

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简称 ＣＢＤＢ） 收录了近六万条

清代人物数据， 包括了籍贯、 室名字号、 著述等信息， 并与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关联②； 李中

清、 康文林教授团队正在进行 《缙绅录》 数据库的建设工作， 可望建立一套大规模的、 分析型

的清代职官信息数据。 浙江省档案局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浙江官员引见档案建

立了从康熙五十八年至宣统二年约两百年清代浙江官员履历表数据库， 共 １１４５ 条目录， 每个条

目由 “姓名”、 “籍贯”、 “职官”、 “年代”、 “出处” 五个字段组成③。 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

心建有 “清季职官表查询系统”。④ 关于清代司法方面， 有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的 “嘉庆朝

刑科题本” 资料库。
近年来， 国家大型科技和基金项目也开始注重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 预计未来数年将会有新

的多种数据库建成。
表 １　 ２００９ 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中与清史相关的数据库项目

年份 基金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人

２０１５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 黄兴涛

２０１３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明清华北地区府县历史文化研究与专题数据库建设 戴建兵

２０１３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 夏明方

２０１１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与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 曾羽

２００９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四库全书研究资源数据库建设 李芬林

　 　 来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ｆｚ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ｓｋｙｇｂ ／ ｓｋ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Ｉｎｄｅｘ ／ ｓｅａｃｈ，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纵观清史数据库的发展， 可以看出科研机构的推动与商业公司的运营是两大发展动力， 前者

利用自身积累的学术资源， 借助政府科技计划的支持， 发展出具有较高专业性的专题数据库， 且

不少面向学术界与公众免费开放； 后者借助商业开发模式， 大力发展各种规模较大的数据建设计

划， 如爱如生公司等开发的单个数据库， 字数均可达数亿字之多， 并借此形成了一定的盈利模

式， 数据库的规模迅速扩张， 并占据了较大份额的数据库市场， 具有了较大的议价能力， 各高校

图书馆数据库采购与续订的经费连年增长， 已引起较大的反弹。⑤

三

数据库的建设给清史研究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 清史与之前各断代研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资

料的丰富程度非其他断代可比， 故学界前辈常常提倡的 “穷尽史料” 的研究方法尽管仍是基本

的指导性原则与追求的目标， 但实际上对于清代这样一个时代而言， 任何一个狭小的领域所涉及

的资料已非单个研究者所能把握， 更不要说整个清史领域了。 因此， 借助一定的手段， 以较短的

时间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料是清史研究工作者不得不面临的选择， 数据库恰恰就提供了这种方便。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ｐｓｒ ｕｍｉｃｈ ｅｄｕ ／ ｉｃｐｓｒｗｅｂ ／ ＩＣＰＳＲ ／ ｓｅｒｉｅｓ ／ ２６５，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ｉｓｉｔ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ｅｄｕ ／ ｉｃｂ ／ ｉｃｂ ｄ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ｋ３５２０１，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ｄａ ｇｏｖ ｃｎ ／ ｄａｄｂ ／ ｄｚｄａ ／ ｑｄｄａ ／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ｈｔｔｐ： ／ ／ ｓｓｏ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ｔｕ ｅｄｕ ｔｗ ／ ，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舒薇等： 《高校图书馆数据库资源续订的调查与分析———以中南大学图书馆为例》， 《学理论》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６
期； 本刊编辑部： 《学术数据库免费时代何时来临》， 《科学导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７ 期。



在研究方法上， 大数据也将为清史研究带来一场全新的革命。 以往学者曾经对史学研究中常

用的一些逻辑方法进行了批评， 李伯重以 “宋代经济革命说” 这一成说的形成为例， 认为 “选
精”、 “集萃” 两种方法的错误在于将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 从而

使之丧失了真实性①， 实际上， “选精法” 与 “集粹法” 在史学研究中是一种极为通行的做法。
历史研究中， 由于材料的缺失包括研究者个人收集资料的精力投入， “选精法”、 “集萃法” 在某

些具体史学问题上仍不得不使用， 但如果建立了较大规模的数据集， 运用适当计量学的方法作为

辅助， 则上述方法论的缺陷也许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这也是数据库建设之于史学研究的最

大意义， 对于清史研究而言， 尤其如此， 利用数据会给清史研究带来一些全新的结论。 这是许多

倡导量化研究的学者一再强调的， 讨论也比较多， 此处不再赘述②。
传统上由于资料获取便利程度的差异而带来的资料 “鸿沟” 是一个事实， 资料保存地点进而

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中心几乎是司空见惯的学术现象。 清代中央一级的档案基本保存在北京和台北

故宫， 因此， 在档案数据库建设之前， 北京和台北的学者往往有 “近水楼台” 之便， 外地学者阅读

档案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变得几乎难以忍受。 即使是那些已经刊印的奏折资料， 由于印数极少，
刊印时间较早， 不少学校并未购买。 可以看到， 过去许多清史论文不仅未刊档案利用得不多， 就是

已刊档案也很难讲得到充分利用， 这极大降低了清史研究的水准。 从理想状态而言， 利用数据库系

统， 不仅使得身处不同地区的研究者获取资料和信息的速度大大加快， 也有力地促进了海内外与国

内各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 使得学术工作者在大致平等的资料面前展开自由竞争。 尽管仍然存在资

料获取便利程度上的差异， 但无疑这种差异是可以被缩小的。 当未来学者之间占有资料的差距缩小

至最低限度时， 学术研究模式将发生新的变化， 过去靠占有独家资料从事学术研究的模式可能无法

持续， 这将对学者面对同一资料时提出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同时， 清史数据库也会是一把双刃剑， 如处理欠妥， 可能会造成新的资料鸿沟。 目前， 清

史领域的数据库除了一部分是免费、 公开资源外， 不少重要数据的使用仍然受到较大的地域与人

员限制， 尤其是以档案数据库的使用最为显著。 若干大型资料集由商业公司开发并按照商业模式

运行， 收费高昂， 业已引起若干学校的反弹。 可以想见的是， 作为公益为主的数据库建设， 如果

受到不合理的费用与身份的限制， 将会给一些非重点科研单位的研究者带来新的资料 “鸿沟”。
在数据时代， 史学中的考证学将迎来 “春天”。 黄一农在从事 “红学” 研究中， 提出 “ｅ 考

据” 的学术理念， 并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③ 数据库尤其是各类史料的数据化， 将使得对具体史

学问题， 尤其那些 “关键词” 较为确定的史事考证会非常有益， 在史料利用范围的扩充上， 信

息时代的学人将具有天然的优势。 事实上， 我们已经看到最近若干年的学术论文在清史材料的使

用上非常丰富， 不仅常见史料娴熟使用， 就是收藏于海外图书馆的文献及边边角角报刊上的信息

都能够被采集到， 新见资料层出不穷， 因此， 对清史工作者而言， 今后的问题将不大可能是材料

不足的难题， 而是材料过多而亟需提高的史料剪裁能力。 史料的易于搜寻与考证学的兴起也将带

来新的问题， 这便是已经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史料的 “肢解式” 理解与 “碎片化” 问题在

“数字化时代” 未必会有改观④， 相反， 还有可能会更加恶化， 对史料的贯通理解与对宏观历史

的把握仍将持续成为清史研究的难题。

３２

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伯重： 《 “选精”、 “集萃” 与 “宋代江南农业革命” ———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载 《中国

社会科学》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梁晨、 董浩、 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等。 陈志武等倡导推动的

“量化历史讲习班” 已举办四届， 并创办 《量化历史研究》 辑刊， 已出版两辑。
谢乃和： 《别让 “ｅ － 考据” 成为 “伪考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张瑞龙 《ｅ 考据是

“立体” 史学而非 “伪考据”》，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
可参一组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 ‘碎片化’ 问题笔谈” 论文，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第 ５ 期。



四

清史数据库建设目前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可以看出， 档案类文献的数据库由于收藏单位的

集中， 中央一级的档案中宫中档等基本整理完毕， 目前只是有待扩大开放范围， 吏科题本等其他

档案也基本都已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整理计划之中， 按照目前数据库建设的成熟程度， 预计

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将清代档案全部建设为数据库。 至于地方上所藏的清代档案尤其是县级档

案， 如巴县档案、 南部县档案等在国家清史工程的推动下，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一领域的数

据库建设预计将会在不太久的将来基本建设完毕。 因此， 未来清史数据库建设的一个方向更多将

是专题数据库的建设。
但是， 在清史数据库如火如荼建设的今天， 我们更应该看到繁荣背后的危险与挑战。 笔者在

使用数据库的过程中， 对于清史相关的数据库建设现状产生了以下一些思考， 这些思考未必正

确， 只是一点浅见而已， 敬请学界先进予以指正。
一、 清史数据库迫切需要一个共同的数据库平台。 目前， 世界各国有关清史的数据库资源已

经非常丰富， 本文仅仅回顾了一些重要清史数据库， 只是管中窥豹而已， 实际上， 与清史相关的

各专题研究中， 均有数量极其庞大的数据库资源， 只是比较分散而已， 如近代以来的图像资源，
国内的首都图书馆等建立的有老照片、 插图数据库， 浙江图书馆编有 “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

库”， 国外如美国杜克大学公布的甘博有关中国的摄影、 大英图书馆 Ｆｌｉｃｋｒ 上的照片资源、 东洋

文库所藏关于中国的各类 “写真” 资料集等等。 如能建立一个共同的数据库平台， 将全世界的

数据库资源陆续汇集起来， 哪怕仅仅提供一些数据库的链接， 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检索目录， 那也

必将大大促进清史研究资源的共享。 在这一方面， 地理学数据平台的建设可以提供借鉴， 如中科

院建设的 “地理空间数据云”、 中科院地理所主持的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等等，
在整合国内外数据中心群、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以及科学家个人产生的数据资源， 引进国际数据

资源， 接收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产生的数据资源等方面， 业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①

二、 需要强制性实施数据库信息公开。 目前国内清史类的数据库建设得不少， 从各种期刊的

介绍中， 可以看到各种与清史相关的数据库早已开始建设， 但一直无法在网络上公开查到数据库

的详情， 要利用当然就更不可能。 不少数据库的建设仅仅作为一个课题的副产品而存在， 待课题

结束， 数据库的资料主要由一定圈子的学者分享。 这对于推进整个清史领域的进步毫无益处。 而

且， 数据库的研制往往是由各类课题作为支撑， 严格意义上讲， 它并非纯粹是个人科研的成果，
而应该成为公共产品。 因此， 建议有关科研基金管理机构， 出台相关规定， 至少从受到国家经费

支持的数据库项目开始实施数据强制公开办法， 以此带动信息共享的学术理念在清史学界生根发

芽。 即使是部分数据库由于特殊情况， 难以完全向公众开放， 也应该本着便利的目的对学术界尽

可能地开放， 如关于清代档案这类对清史研究具有全局意义的数据库资源， 应该早日制定开放的

日程表。
三、 清史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尝试走公益与商业开发并行的道路。 科研单位一般而言， 建设史

学数据库， 多本着公益的目的， 这当然应该鼓励。 但数据库本身是一种高投入的行业， 完全依赖

于科研经费的投入并不现实， 而且数据库开发以后， 也面临后续更新、 维护等问题， 需要资金的

持续投入。 如能将数据库的建设进行适度的商业开发， 以后续收益继续投入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

中， 相信会形成一种更好的良性循环， 促进清史数据库建设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 目前学术界广

泛使用的一些数据库多是商业开发的结果， 如爱如生系列、 文渊阁四库全书等。 只是商业开发必

须严格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是最低限度的商业化而不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化。

４２
① 该平台网址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ｏｄａｔａ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１。



四、 改进清史数据库重建设， 轻关联的现状。 目前， 国内数据库的开发专题性强， 在设计数

据库时， 基本都考虑到该数据库的个性化特色， 而较少考虑到未来数据库之间的关联问题， 因

此， 目前清史数据库虽多， 但其功能似乎还未完全发挥出来。 在未来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需要进

一步加强数据库之间关联的可能性的考量， 这就需要在数据库建设中， 尽快制定出一套标准的适

合清史学科的技术规范。
五、 在加强清史数据库建设过程中， 要更加重视传统史学的训练。 数据库的使用为史学研究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尤其是对于史料的收集而言， 使得新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技术优势显露无疑。
但毋庸讳言的是， 数据库的使用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这就是在写作史学论文时， 习惯于用关键词

检索的方式获取史料， 而非通过深度阅读； 引用古籍常常以电子资料为基础而失于与权威文本核

验， 造成了史料引用上的不严谨现象十分突出； 对于史料的理解常常是断章取义， 而未能对文本

前后语境有所体认。 况且， 史学研究中， 关键词的设定不会自动生成研究论题的所有材料而只是

部分材料， 关键词的设定限制了自由思考的空间， 一定程度上是根据问题找相应材料， 陷入

“史以填论” 的陷阱； 况且， 以清史资料之多， 在数据库大量涌现的大背景下， 任何一个论题的

研究都难免陷入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而疏于择取， 故有的论文往往史料十分详赡却不忍卒读。 应

该说， 无论未来数据库发展到何种程度， 它始终是一个辅助手段而非主要手段， 对史料的深度阅

读永远不可替代， 传统史学的一套训练方法始终是史学的最重要、 最基本的训练， 始终富有生命

力， 在数字时代， 它不是不重要了， 相反， 应该是更加重要了。 只有将传统史学的严谨训练融入

到现代技术手段所引发的史料爆炸浪潮中， 清史研究才能真正迎来新的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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